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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理性和市场理性：小农理性的演化 
李继刚 

(西藏民族学院 财经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摘 要：人类的行为是极其复杂的，学界对小农经济行为的评价存在诸多分歧，形成了各种学派，大致可分为生

存—道义小农理论和市场—理性小农理论。但“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小农经济行为在不同的经济中表现出来的

差异是由于社会环境、生产力水平以及生态自然条件不同，而造成可供选择的方案不同所致。小农理性可分为社

区理性和市场理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小农理性表现会有所不同。按照小农理性演化模式，可以更准确地把握

小农经济行为，了解农村社会。即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经济以及商业文化的渗入，小农日益深入市场活动，

小农所处的生存环境、对社区的依赖程度以及价值观念等都将发生改变，小农原有的存在状态逐步解体，由此带

来理性的转变，由社区理性逐步过渡到市场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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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rationality and market rationality: peasant rationality’s evolution 
LI Ji-ga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bet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712082, China) 
 

Abstract: The human behavior is extremely complex.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ces about the peasant economy behavior 
evaluation in academia, and then formed various school,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survival-moral peasant theory and 
the market-rational peasant theory. However, the people’s behavior is rational. The peasant economy behavior shows the 
difference because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productivity level, ecological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differences caused 
by various alternatives. Peasant rationality can be split into community rationality and market rationality. The 
performance of peasant rationality is distinct in different periods. According to hierarchical model of the peasant 
rationality, it can help to grasp th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and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of rural society more 
accurately. That means the living environment, reliance of the community and concept of value will be changed and the 
peasant original state will be disintegrated gradually,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the 
commodity economy and business culture infiltration, the active and penetrable performances, which brings the change of 
rationality, namely, transiting from the community rationality to market rationality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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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 世纪初期以来，小农经济行为一直受到

学界的持续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分

析。由于受到不同时期社会环境和学术气候的影

响，学界对小农经济行为的评价存在诸多分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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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各种学派，其理论大致可分为生存—道义小农

理论和市场—理性小农理论。 

生存—道义小农理论以恰亚诺夫、斯科特的理

论为代表。恰亚诺夫对 20世纪 20年代俄国 4个县

的家计调查材料进行研究后指出，资本主义的利润

计算方法不适用于小农的家庭农场，小农消费的多

少决定劳动投入；小农劳动投入量取决于劳动投入

增加所导致主观感受“劳动辛苦程度”与新增产品

消费满足的对比；小农经济活动量的变化是家庭人

口变化而不是经济刺激的结果；小农的一切行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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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为了生存。在恰亚诺夫研究的基础上，詹姆

斯·斯科特进一步阐明了生存小农的经济行为。斯

科特认为，在“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

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的境况下，小

农是按照“避免风险”、“安全第一”的原则行事的，

是在同一共同体中，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

观念下，以“主客”间的“互惠关系”等指导自己

行为的。[1]马克斯·韦伯认为，处于前资本主义条

件下的小农，所追求的不是收入更多，而是以最少

的付出得到一定量的收入。“例如，某个人按每英

亩 1马克的价钱一天收割了 2.5英亩地，从而挣得

2.5 马克。现在，工价提高到每收割 1 英亩得 1.25

个马克。本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割 3英亩地，从

而挣得 3.75马克。但他并不这样做；他只收割 2英

亩地，这样他仍然可以挣得他已经习惯得到的 2.5

马克。”[2]由此，韦伯判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小

农的行为是不理性的。这与恰亚诺夫认为的“农民

劳动自我开发程度靠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艰苦程

度之间的某种关系来确定”[3]的认识是比较接近的。 

上述观点似乎表明，对小农经济行为的解释，

采用以雇佣劳动和追求利润为基石的古典经济学

是不适当的，而应采用文化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的

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但显然生存—道义小农理论所

考虑的是完全停滞的经济，过于片面强调小农生产

为生计，而忽视或没有考虑到市场对人们行动的影

响，也未考虑交易的发生，以及各种可能的社会力

量对小农经济行为的影响。 

市场—理性小农理论以西奥多·舒尔茨的理论

为代表。舒尔茨认为，小农的经济行为与企业行为

并无多少区别，小农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很少

有低效率的情况发生；传统农业增长的停止不是来

自小农进取心的缺乏，而是受传统边际效率收益递

减规律的支配。舒尔茨将小农经济理性引入了经济

分析，扭转了长期以来学界对小农认识的偏见，为

后来者分析小农经济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

导。继舒尔茨之后，塞缪尔·波普金进一步阐明了

舒尔茨的分析模型，认为“理性化”的农民是个体

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者，他们对于个人的每一项活动

都要进行估算，使其与客观上可能获得的利益相一

致，因此，他们会做出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

选择。这种将小农当作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

家的分析，受到了其他学者的批评。批评者认为，

小农有效率的假说，在纯粹的新古典利润最大化意

义上，既没有被证明为一般命题，也无法特别有力

地解释小农经济行为中偏离效率的现象及其原因。

同时，该假说不适用于样本小农所属于的小农大

众，掩盖了小农之间行为的差别及其原因。[4] 

其实，小农行为是否理性，应从其自身立场而

非外部立场来判断。科尔曼认为“如果社会理论的

目标是解释以个人行动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的活动，

理解个人行动便意味着寻找隐藏在其行动内部的

各种动机。因此，解释社会组织的活动时，必须从

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行动。换句话说，局外

人认为行动者的行动不够合理或非理性，并不反映

行动者的本意”。[5] 

学界在讨论小农经济行为时，讨论的是“哪种

理性”而已。笔者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这

一基本假定不仅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而且也适用

于非市场经济。人类经济行为的表现在不同的经济

中没有不同，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生产力水平以及

生态自然条件不同，而造成可供选择的方案不同所

致。笔者根据小农理性的发展变化提出社区理性的

概念和小农理性演化模式，消除了上述相关理论之

间的隔膜与分歧，为科学认识小农经济行为中出现

的问题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 

二、“社区理性”与“市场理性”的比较 

基于社区理论和经济学关于理性行为的相关研

究，笔者提出“社区理性”概念和小农理性分层模

式(图 1)，拟通过研究社区来认识小农的理性行为。 
去自给化水平   社会状态 理性层次  追求目标

完全去自给化

半自给化

基本自给化

陌生人社会

半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

市场理性

社区理性

非物质

物质利益

非物质

 
注：图中的虚线表示内部之间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具有过渡性特征 

图 1 小农行为理性演化模式 



 
 

18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12月 

 

所谓“社区理性”是指小农在传统的农业社会

以及在去自给化初期，为了满足其家庭的生存与发

展，所表现出的带有地域色彩和文化特征的行为认

知。具体而言，“社区理性”包括如下内涵： 

(1) 社区理性是小农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生

活中形成的一种行为理性。这种理性是在生产力水

平落后，人们改造自然能力低下，生存环境恶劣，

生活交往封闭，以及人们基本处在自给自足的经济

状态情况下形成的。 

(2) 社区理性受社区意识的指引。社区理性是

社区所认同的理性，这种认同是社区意识的集中体

现。而社区意识是个人在不断地与社区及其环境交

往中所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

世界观的形式出现而简化决策过程。也就是说，

“好”的意识形态能降低社会运行的费用。它所内

在的与公平、公正相关的道德和伦理评价，有助于

缩减人们在互相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

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可以说，社区理性以

社区意识为基础，社区理性是社区意识的理论化与

逻辑化。 

 (3) 社区理性不仅体现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当中，而且突出表现为人们追求社区对自己的承

认。在社区中，社区理性、社区文化、社区道德标

准控制着人们，共同调适着人们的生活。“每一种

与他人的联系都给我们一种归属感，但同时也将一

种制度约束加于我们。这样的联系使人们体验到一

种深深的满足，并给人以一种认同感和安全感。”[6]

同时，社区理性还涵盖了出于关爱、团结等其他各

种利他主义。 

 (4) 社区理性具有长期稳定性。小农世世代代

生活在社区当中，从社区理性建立的物质基础来

看，社区理性是建立在地缘、血缘、亲缘、互惠、

共同经历以及经济社会分层产生的社会契约关系

和权威—服从等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从社区理性功

能层面看，社区理性强的人，在生产生活中遇到日

常性和突发性事件时，他的交易费用较低。当社区

中社区理性建立起来时，社区秩序也就有了基础。

从价值层面看，因为乡村秩序是通过事件来建构

的，重复发生的日常性和突发性事件，使应对事件

的人与人的关系具有重复博弈的性质。 

(5) 社区理性与小农的生态有关。影响社区理

性的变量不仅包括社区小农的居住年限和社会文

化背景，还包括生态因素，即自然环境、社会经济

结构和人类抉择作用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一个复杂

社区中，成员的社区理性是分层次的，同时随着社

区界限、规模等变化而变化。 

笔者拟先对社区理性与市场理性进行概括性

比较(表 1)，以便更好地讨论小农从社区理性向市场

理性的过渡问题。 

表 1 社区理性与市场理性的比较 

参考项目 社区理性 市场理性 

追求目标 互惠最大化 效用最大化 

假设前提 确定性 不确定性 

价值取向 形式性 物质性 

活动场所 社区生产生活 纯市场 

预期效用 可预期的、长期的 精确的、短期的 

从追求的目标来看，随着小农分工水平的提

高，小农理性由互惠性的社区理性向效用、利润最

大化的市场理性过渡，体现了小农由基本的生存道

义状态开始转向寻求自身的发展目标。从小农所处

的决策环境来看，社区理性形成于一种封闭的、不

变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人们生产劳动

和生活方式程式化、不变性是这个社会的最大特

点。而市场理性则是商品交换的产物，是小农在应

对市场环境变化，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增强生产、

生活应对风险的能力当中形成的。从价值取向来

看，社区理性更多地表现为个人对社会地位的追

求，体现为对形式上、仪式上东西的看重；而市场

理性更多地表现为个人对物质本身以及物质所带

来的精神上满足感的看重。从活动场所看，小农的

社区理性表现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小农的市场

理性则更多地体现在市场交易活动当中，而在小农

的社会生活交往中，社区理性依然影响着行为人。

从预期效用来看，社区理性中的小农与他人交往、

交换是可预期的、长期的乃至终生的，但同时又是

模糊的，渗入了很多的个人情感在其中，而市场理

性恰恰相反，交易是短暂的、精确的，不带有个人

情感或很少带有个人情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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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转型中小农理性的演化 

随着小农生产活动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和生活

消费品越来越依赖于社会供给，他们的社会活动范

围逐步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 

按照社会分工与社会发展程度，德国社会学家

滕尼斯将社会大致分为两类，即礼俗社会和法理社

会。在礼俗社会中，社会分工程度较低，经济规模

较小，社会角色分化不明显，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单

位，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人权威或具有感情色彩的等

级结构，社会具有很强的同质性，人的行为主要受

习俗、传统的约束。而在法理社会，社会分工趋于

细化，经济规模较大，角色分化明显，社会具有很

强的异质性，各类社会组织处于社会的核心地位，

非个人的、不具感情色彩的交往关系居于统治地

位，人的行为主要受正式的规章、法律约束。[7]著

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巨著《社会分工论》一书中，

提出人类行为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在机械团结的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具有同质

性，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集体成员在情绪感受、价

值观、信仰等方面具有类似的特质。有机团结的社

会是强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异质社会，是发达社会的

产物。[8]中国学者费孝通将中国社会划分为：熟人

社会和陌生人社会。[9]在传统农业社会，以家庭为

基本生产单位，自给自足是其基本生产形式，土地

是最为关键的生产资料。土地有别于其他要素，具

有非移动性，这使得以土地为生的小农祖祖辈辈生

活在一个地方，而很少流动。人们生于斯，死于斯，

安土重迁，相互守望，由此导致熟人社会的形成。

个人在以血缘、亲缘、地缘相互交织而成的网中生

产、生活和交往。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农分工水平

不断提高，商品经济以及商业文化不断渗入，小农

原有的存在状态逐步解体。受经济的外向推动作

用，各种生产要素开始流动，村庄不再是一个人一

生生活的全部，同时，村里人也不再是个人交往的

全部对象。随着社会分工程度的加深，乡村行业越

来越多，村民之间逐步减少相互接触的时间与空

间，社会经济力量开始逐渐打破封闭、传统的熟人

社会，使之渐渐向“半熟人社会”过渡。“村民之

间已由熟识变为认识，由意见总是一致变为总有少

数反对派存在(或有存在的可能性)，由自然生出规

矩和信用到相互商议达成契约或规章，由舆论压力

到制度压力。”[10] 

伴随着乡村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

迈进，小农理性也将由社区理性过渡到市场理性。 

小农理性的转型至少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技

术发展程度。行动者首先受自己所处的生产力发展水

平的影响，也就是受获取资源能力的影响，拥有较高

能力的人与较低能力的人相比，更易于达到个人目

标。二是社会制度环境因素。制度约束可以提供积极

与消极的制裁措施，以鼓励或削弱某种行动。 

社区理性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有意无意所形

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具有地方特色的

文化现象。小农之间关系的处理是以共同的认知为

基础，在彼此可以接受的行为方式范围内，展开有

利于自己家庭长远发展的竞争与合作。由于小农的

生活空间较为固定，世世代代生活在一定的社区之

中，很少发生流动，彼此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生存联

系。因而，社区理性与正式制度是激励相容的，是

社区成员公认的行为方式。社区理性节约了行为人

衡量和实施交易的费用，促进了交易的发生。当然，

社区理性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超出社区，走

向“陌生人社会”，该理性可能就成为了非理性，

由此可能提高实施成本，阻碍交易的扩展，市场理

性就成为了社区理性的更高形态。 

社区理性的形成是小农应对复杂多变环境和

人类自身有限理性的有效选择。当人面对错综复杂

的世界而无法迅速、准确和低费用地做出理性判断

时，有效策略必然是依据过去的生活经历应对当前

的问题。总而言之，社区理性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

为：一是节约了信息费用，二是有效地克服了“免

费搭车”的问题，三是有效地应对各种自然灾害以

维持生存。 

随着小农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小农理性也由

社区理性逐渐向市场理性过渡。马克思认为“人们

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

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

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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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11]小农深入参与市

场活动，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不断增大，这种内在

的竞争必然要求市场的参与个体要时刻关注自身

的利益，即追求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以最小的投入

获得最大的收益，而不是被市场所淘汰。这样，小

农的社区理性逐步被市场理性所替代。当然，市场

理性是在社区理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一种高

于社区理性的存在形态，但市场理性不仅仅为生存

而存在，它更多地体现为生命的力量和价值，提升

了生命的质量。 

小农从社区理性向市场理性的过渡，表现为个

体自由程度提高，创造性能力得以发挥，以及对物

质利益的不断追求。商品经济交换形式及其组织形

态为小农市场理性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外部基础，

竞争与合作为小农市场理性的形成与发挥提供了

广阔的天地。 

按照上述分析逻辑，小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其所表现出的理性形态是不同的，可将其分为三个

层次，即社区理性、市场理性以及介于这两种理性

之间的并存与混合形态。社区理性是小农最为基础

的价值性理性层次，在小农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起

着满足小农生存需要的作用。而随着小农经济的发

展，市场理性成为更高一级的理性形态。 

四、小农理性演化的影响因素 

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就是行动者在与社会规

范结构碰撞中不断权衡与选择的过程。即就是说，

当个体处于一种先于自己的那些社会角色、社会位

置和相应规范的约束之下试图实现自己的意图时，

行动者会采取一种同社会结构相变通或相权衡的

方式来行动。具体到小农行为理性的社会建构时，

研究者就要从小农所注重的事物、所认可的东西、

所追求的事物来看待其理性的形成与变化。 

中国人总是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寻找一种平

衡，一种协调与和谐[12]，社会学界往往将“人情”、

“面子”、“关系”作为解读中国人行动逻辑的关键

词，小农社会更是如此。总的说来，小农理性的形

成与变迁同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1) 生存环境。如上所述，小农社会发展的过

程是一个由熟人社会逐步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过

程。由此可以说，社区理性是小农在熟人社会中形

成的一种能够满足其个人及其家庭对生存、关爱、

归属感等需要的一种行为理性，是一种由血缘、亲

缘、地缘等为纽带而结成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环

境当中，小农更多地追求的是生存以及由生存而衍

生的个人在社区当中的认可。更加看重的是自身在

社区中的地位，力图树立个人在社区中的权威形

象。而这种权威是有等级、大小层次之分的，这也

给个体理性的选择提出了要求，这种理性的外化形

式表现为“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

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

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9]在这样

的网络型组织中活动，体现为一种广泛的个体对地

位、权威的渴望和追求。这种个人权威的普遍分布

被一些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是辨识中国人人格特征

的关键。[13]而随着小农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市场化

影响到小农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们更多地通过市场

交易而联系，对权威的追求外化为转向职业、社会

地位等以收入为载体的物化形式。 

(2) 个体对社区的依赖程度。在小农社会发展

的较低阶段，个体与社区利益在各个方面都休戚相

关，个体的一切利益都要从社区中获得，包括最基

本的衣、食、住、行等。小农无法离开社区而存在，

一旦被社区所抛弃就会变成孤苦零仃或一无所有

的人。同时，小农生生世世所生活的社区一般情况

下也决不让其成员落到如此地步，这也体现为社区

共同体的一面。而随着小农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小

农的流动性增强，固化的社区被打破，社区的意义

由此发生改变，不再是小农生存的唯一依靠，而仅

仅成为个人工作、生活以及交往单位之一。  

(3) 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的观点影响极其深远。义指道义，是

孝顺、敬长和等级规范，即仁、礼等伦常，而利则

指人的私欲、私心。如果一个人追求自己的“利”

就会违背或断送“义”，因此，在儒家看来，义的

问题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教化人们应重义轻

利。而在这当中，小农理性的外化形式就表现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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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家庭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和生活单位，而是

一个寄托人生希望，让人可以忍辱负重投入全部感

情和身心之所。市场经济力量逐渐侵蚀着乡村社会

的结构，随着市场参与度的不断提高，小农与社会

的联系愈加紧密，现代市场经济因素开始改变着他

们的观念与价值取向。追求个人自由、追求社会地

位平等、追求物质利益等，成为去自给化小农的人

生目标和行事原则，小农的市场理性开始替代社区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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